
■李瑞君
又是一季麦熟时。
看着麦田里的小麦由青变

黄，看着大型收割机流水般地向
南，我就知道，麦收的时节，一
天天临近了；小麦熟了，该麦忙
了。放眼一望无际的麦田，思绪
随着起伏的麦浪隐约浮现，小时
候司空见惯的、紧张繁忙的麦收
情景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

记得每年麦收前几天，都
会刮起干热风，太阳毒辣辣地
照着，热风一股股地吹着。走
在外面，身体里的水分被一层
一层地蒸发，皮肤被吹晒得又
热又干，感觉就像晒得滚烫的
尘土里一条干渴将死的泥鳅。
干 热 风 一 吹 ， 麦 子 熟 得 就 快
了。在布谷鸟一声接一声的催
促中，家家户户都忙开了，购
买麦收农具成了农人生活的主
题。麦收前的最后一个集市，
市面上从东到西，从南到北，
摆放的是清一色的农具：大扫

把 、 耙 子 、 木 杈 、 筛 子 、 草
帽 、 簸 箕 、 镰 刀 …… 无 所 不
有。有经验的农人经过精挑细
选，讨价还价，都买到了自己
顺手如意的农具，乐呵呵地扛
回家了。回到家，就开始整理
农 具 ， 把 扫 把 用 铁 丝 再 箍 一
箍，省得正用的时候散了架；
给草帽用布条加一个边，可以
多戴几年；给镰刀开刃，直磨
得刀刃发白发亮，再用拇指肚
轻轻刮一刮刀刃儿，感觉一下
是不是很锋利。

一切准备就绪，一夜南风
起，小麦齐刷刷地黄了。没人相
约，家家户户全出动，大人孩子
齐上阵，麦忙三天！麦忙三天！
时间不等人，麦收时节，要的就
是快节奏，和时间赛跑，和天气
赛跑，三天内把麦子从地里转出
来才会放心，不然，麦子熟过了
头，麦粒掉在地里，神仙也没办
法。如果遭遇雨天，熟透的麦子
运不出来，眼睁睁地看着一年的

血汗在雨水里泡着，着急得眼里
都要喷出火了。所以，三夏大忙
时节，每一块麦田里，男女劳力
争先恐后弯腰抢收，一个个抡开
胳臂，磨得发亮的镰刀一个弧形
划过就放倒一大片。偌大的田野
里，只见一顶顶草帽在晃动，一
个个弓状的身影在起伏，一片片
整齐的麦陇在缩短……白花花的
太阳好像还嫌农人的速度慢，一
个劲儿地把燥热洒向麦田，干风
吹热浪，麦子里的水分蒸发得更
快了，挥镰的速度也更快了。抢
收！抢收！一刻也不敢耽搁，汗
水顺着头发、脖子淌下来，滴在
刚放倒的麦铺上，渗到崭新的麦
茬里。累了，直直身，用手背捶
捶腰；渴了，对着水壶嘴“咕咚
咕咚”灌上一气。向前望望离地
头还有多远，回过头看看放倒了
多少麦子，便又一头扎进了麦陇
里……

中午了，离家近的回家吃饭
了，离家远的就在地里等着家人

来送饭。趁饭还没送来，仰面躺
在放倒的麦秆上，让温软的麦秆
熨帖疲惫的身；嚼一根麦秆，咂
一咂麦秆的清香；眯起眼睛，看
热浪在空气里氤氲……这一刻，
是他们最舒服的时刻，也是最踏
实的时刻。疲惫着，快乐着，感
恩着：风调雨顺，风调雨顺啊！

麦子运到场里，心就放下了
一大半，接下来就是打场了。用
杈把码得整整齐齐的麦铺撒开，
越零乱越好，以便有更多的空隙
让热风吹进，让阳光照进。隔一
段时间再翻一翻，把下面的翻上
来晒，不至于有夹生的。过了中
午，麦子晒得脆焦，就开始碾场
了。拖拉机带着几百斤重的石磙
一圈一圈地打着转，零乱的麦秆
瞬间被碾平了，亮亮的一片在场
里铺着，用杈挑起来看，下面厚
厚的全是颗粒饱满的麦子。这时
候，农人最爱听的一句话就是

“浑场了”！意思就是收成好啊，
大丰收了。即使是一般的收成，

每每听到这句话，主人也会乐得
眼睛笑成了一条缝，好像这句吉
祥话就能给他带来希望的好兆
头。当一袋袋粮食拉回家，堆垛
在屋里，农人才真正放下心来
了。守着这摸得着看得见的粮
食，好像守着全家未来踏实的日
子，这是一家人生存的保障啊！
有了这个保障，所有的辛苦，所
有的付出，都值了。接着，当家
的吩咐做好吃的，改善生活，犒
劳全家，庆祝大丰收。

南去的收割机一辆跟一辆轰
隆隆地开过去了，要不了几天，
这些收割机就会一天近一天地割
回来，原来十天半个月的麦收程
序现在一两天就结束了，麦忙时
节很轻省地就度过了。但是在劳
动轻省的同时，往往会忆起小时
候收麦的场景，很紧张，很忙
碌，很熟悉，也很亲切，农家生
活味儿很浓很浓，浓得在记忆里
怎么也化不开，而且还越来越醇
香……

小麦熟了

■安小悠
小时候，我家院子的门口，

栽着一棵木槿树，一到五月，木
槿花便陆续开放，远远就闻到它
浓郁的花香，只要木槿花开，便
是夏天了。于是我对夏天最初的
记忆便始于木槿花开，一阵风
来，花香弥漫，或者说，我的五
月是香的。

上个周末，我骑着单车，顺
着一缕阳光的暖润思绪，嗅着一
朵木槿花的轻盈雅淡，寻找着五
月在季节里的清香。我越过宁静
的小院，看见粉紫色的苜蓿花吹
开了小喇叭，不经意间透露出一
丝五月的讯息。茉莉花把五月的
心事挂在翠绿的枝头，用暗香浮
动五月素洁的衣襟。玉兰是浮在
树上的白莲，花瓣皎洁如月。我
闻不见石榴花的花香，但它点亮
一个个小火把，燃起五月的热情。

我的单车驶过田野，田野送
我一阵风吹麦浪的清香，在层层
金色的麦浪间，小路颠簸，浮沉
间似舟前行。遍地的艾草，收割
后整齐地放在道路两边，在阳光
里散发出一种微微的草药香。蒲
公英褪去紫色的霓裳，换成轻盈
的白装，微风吹过，它们乘着小
伞四海八荒飞起来。耳际不时传
来隐匿在绿叶深处的布谷鸟清脆
的啼鸣。

除了鸟叫，我骑着单车从密
不透风的白杨荫里穿过时，白杨

“哗啦啦”地唱歌，似奏响浅夏
五月的序曲。被收割完毕的蒜地
里，裸露出沙黄的地表，每一颗
大蒜待过的坑洞，成了季节的疤
痕，但鼻子里依旧满是蒜香，淡
淡的，是一种带着烟火味儿的清
香，极好闻，让人忍不住多吸几
口。旁边的老韭菜成了精，在头

顶托出大朵的白花，层层叠叠浮
在空中，似云。

我在云端，俯瞰五月的果
实，青涩而饱满的小果实，小心
翼翼地藏在枝头，周身裹着一层
素白的绒毛，在阳光下散着星
芒。风过，它们轻轻摇晃，无
声，耳际分明有丁零零的清脆。
我能闻到果实青涩的气息，那是
一种青春独有的味道。那时候刚
入学，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致辞
这样说过：“此刻的你们正是一
枚枚青涩的果实，四年的大学生
活，会让你们成为一枚枚成熟的
浆果，甘甜而芬芳。”后来毕
业，校园里原本青涩的枇杷，在
树冠顶端，变成一枚枚橙色的小
太阳。

我在一块绿田前停下来，如
果不是询问了田间的大爷，我还
真不敢确定那些绿油油的小苗是

稻秧。我的脚踩过松软的泥土，
新育的秧苗像地毯上的软毛，被
五月的风立起，只是比那软毛多
了些生气。它们一畦畦，翠色，
很清新，在阳光下洋溢着生命最
初的光泽，是五月写在田间的一
首翠绿的小诗。它们的周身被水
灌着，是行走在水上的一艘方形
小舟，是浮在黄土上的一块矩形
青梦。

秧田的另一端，是一条平缓
的河流，河流弯弯曲曲，有柳的
妩媚，或许因此才得名柳河。水
流像是被五月的暖风吹困了，就
怡然自得的待着，不慌也不忙，
暂时忘却“奔流到江海”的梦。
水浅的地方，鼓起几方青黄的小
洲，像平静的水面兀自开出几朵
花儿来，似苔非藓，许是一种叫
不上名字的水草，偶有蜻蜓立上
头，倏忽间就不见了，直到水面

突然出现几朵细微的涟漪，才又
捕到它的身影。

我喜欢这样的河流，尤其在
五月，我常常伫立桥头，看朝暮
里，温婉的波幔透出岁月的悠
远；或者，在艳阳里，跳跃的阳
光在水面洒下一片银色，溅起时
光的翩然。总是一待就是半晌，
鼻翼间弥散着比春暖花开稍淡一
丝的香甜，许是丰收在即，闻
之，让人心旌荡漾。

小时候，我常常梦想能待在
木槿花的花蕊里，做一个快乐的
小公主，或者裁花瓣为裳，做一
件全世界最好看的裙子。而此时
此刻，如果可以，我愿意待在岸
边，携一缕浅夏的芬芳，凝一脂
雨沐分明的清梦，随风嗅尽五月
的香浓，在繁密的青叶间，寻一
处安稳，以云为食，以露为酒，
在浅夏五月酣醉。

浅夏微微五月香

■董志强
端午时节，独居南宁，辗转

奔波，只为寻找售卖甜粽的店
铺。这几乎是三年来，每每端午
都会发生的事。端午时节，因为
往事，我的思念俞浓。

每年端午，奶奶总是要早早
地备好材料，把香料包裹在布包
里面，然后做成香囊给我们这些
小孩子佩戴，形状简单多样，香
味持久弥香。奶奶自然是心灵手
巧，从小时候我们的衣服棉袄，
到她最后的衣衫、被褥几乎都由
她自己缝制。她还会用五种不同
颜色的线揉成一根五颜六色的绳
子，端午当天绑在我们这些孩子
的颈部和手脚上，说是可以驱邪
消灾。幼时的我自是调皮，哪里
相信奶奶的这番说辞，总觉得这

些绳子绑着麻烦，没多少时间便
偷偷剪去了。奶奶做的香囊也自
然没有街边卖的五颜六色、机巧
可爱的好看，后来奶奶便少做了。

中原地区，长期传统文化的
积淀，虽然与屈原投江的秭归相
隔甚远，但是节日风俗未必有所
逊色。每年端午，印象最深的莫
过于楼下的早餐店铺，几乎通宵
达旦，炸出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的
糖糕，这种小吃不知道都哪些地
方有，我是爱吃甜食的。糖糕自
然是幼时的最爱，白砂糖做的馅
料经过油炸，贪嘴的孩儿既怕烫
又忍不住尝。端午早起，按说要
去河边洗脸祈求平安，可对于甚
少能早起的我而言，这几乎是不
可能的事情。起床后路边买了糖
糕，到奶奶家，奶奶早已备好了

茶叶蛋，用红色绳子穿绑着，还
有泡了些时日的糖蒜瓣儿，厨房
的锅里还冒着滚滚的浓烟。我是
不喜欢吃鸡蛋和蒜的，最吸引我
的还是锅里诱人的蜜枣甜粽。

端午是粽子的节日，元宵是
汤圆的节日，中秋是月饼的节
日，而什么屈原、嫦娥早就抛到
了脑后。我吃过很多粽子，但印
象最深的还是姥姥包的。每年端
午前夕，姥爷便会从集市上买来
包粽子所需的各类食材，带着清
香的粽叶、雪白雪白的糯米、充
满诱惑力的大蜜枣等，经过处
理，便到了包裹的时候。只见姥
姥三下五除二拿起几片泡好的粽
叶，简单一裹，随手抓一把糯
米，放入其他食材，将三角形的
粽子封口，苇绳一捆绑，一个粽

子便成了形。上锅蒸煮些许时
间，清香可口的蜜粽便出了锅。

后来，由于姥姥上了年纪，
加上粽子随时可以买到，家里便
不再包粽子了。只是，每年端午
节打电话时，我依旧会习惯地问
上一句：姥儿，今年家里包粽子

了吗？
街边售卖的香囊替代了奶奶

自制的香包，超市里售卖的粽子
替代了姥姥包裹的蜜粽。奶奶离
开我们已近两月，端午的风俗伴
着对故乡、亲人的思念，只能静
静停留在我过往的记忆中……

故乡的端午

■邢俊霞
搬进新家，从原来的四

楼住到了现在的一楼，终于
过上了门前有树的日子。

新 家 门 前 两 棵 树 ， 当
然，这两棵枇杷树和鲁迅先
生门前的两棵枣树不可同日
而语，鲁迅先生家的枣树被
他象征着与黑恶势力抗争的
进步力量。而我家门前的枇
杷树则单纯的很，只是被用
来装饰小区风景的。

受白居易的影响，曾经
以为枇杷树只有山上才有，
有他的《山枇杷》为证：“深
山老去惜年华，况对东溪野
枇杷。火树风来翻绛焰，琼
枝日出晒红纱。回看桃李都
无色，映得芙蓉不是花。争
奈结根深石底，无因移得到
人家。”所以我想当然的认
为，枇杷树只种在山里，花
是红色的，且艳丽无比，看
过山枇杷再看桃花李花只觉
苍白无色，芙蓉花也不再美
丽。

近十年来，小城陆陆续
续开发沙澧河两岸，打造沿
河风景长廊，枇杷树也点缀
其中，偶尔入眼，相比于周
围 枝 枝 蔓 蔓 千 姿 百 态 的 风
景，枇杷树并没有给我特别
明显的感觉，对它的生存习
性也完全不知。

我家门前有了枇杷树，
感觉就不一样了。在它的目
送中，我每天上班、下班，
进进出出都会与它对视，渐
渐融入它的生命，它也彻底
颠覆了我对枇杷树的认知。
原来它不只种在深山，不只
生于南方，在四季分明的北
方小城亦会昂然而立，充溢
着一派勃勃生机。

春华秋实，是自然界万
物生长的规律。但枇杷树很
有个性，从不随波逐流。它
初冬开花，果子初夏成熟。
搬 入 新 家 的 那 年 初 冬 ， 某
天，和往常一样，我习惯性
地来到树前，隐隐约约看到
树上有浅色的小花，我很好
奇，伸出手想要摸一下，似
触非触之际，不由得心生怜
爱 ， 仿 佛 不 经 意 的 轻 轻 一
碰，花朵便会羞答答从我的

指尖溜走似的。我慌忙缩回
手，实在不忍把尚未绽放的
枇杷花蕾甜蜜的心事摇醒。

当最后一朵小花还在枝
头绽放的时候，一些急性子
的枇杷果已在葱茏的树上露
出了小脑袋，窥探着这个世
界。它们不冷吗？风寒还在
料峭，冰雪还未融化，即使
身穿羽绒大衣，我仍然感到
寒意存身，而它们还小，是
它们生命中的少年吧？难道
它们的青春年华就要在这漫
漫冬日度过？我真担心，担
心它们不能度过这个风刀霜
剑的季节。

然 而 ， 枇 杷 果 并 不 担
心，面对外面的风云变幻，
它很坦然，很坚强。刺骨的
寒风瑟瑟，它不躲、不藏，
娇傲的小脸不卑不亢，仍然
鲜活。寒风好像和它较上了
劲，一阵紧似一阵，阵阵似
刀 如 剑 ， 我 在 屋 里 坐 卧 不
安，它们怎么样了？待我全
副装备穿戴整齐来到树下，
发现地上没有一粒吹落的果
实。是啊，心若安静，风也
无奈。它们变换着身姿，袅
袅娜娜在随风摇曳，这该是
它 们 生 命 中 最 华 丽 的 舞 蹈
吧？雪也来凑个热闹，片片
雪花飘飘洒洒漫天飞舞，如
盖的枇杷树冠白茫茫一片，
银装素裹，可是，那又怎么
样？宁愿寒风穿身过，不愿
枝头抱香残。枇杷果在皑皑
白雪的覆盖下酝酿着自己的
一腔浪漫情怀，他在等待，
等待冬去春来之时，尽情舒
展柔枝，绽放自己的美丽。

谁说草木无情？伫立树
下，一粒粒枇杷果，仿佛在
对我述说自己多舛的命运，
思虑良久，感悟颇多。我觉
得它就是我的人生导师，它
在以自己的成长经历给我以
启迪——人生有顺境也有逆
境，但无论怎样，都要顺境
不骄，逆境不躁，在自己的
一方天地活出属于自己的精
彩，这该是多么的用心良苦。

听从枇杷树的指引，放
下心灵的羁绊，轻装上阵，
我知道，有一个美丽的新世
界，在远方等我……

门前两棵树

■■读书笔记读书笔记

■张海燕
最近读了林清玄的散文

精选《人间有味是清欢》，优
美的语言，深刻的哲理，出
世的勤奋，入世的洒脱，让
我折服。

林清玄家庭十分贫困，
但他从小的愿望是当一名作
家，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他
规定自己每天写五百个字，
不管刮风下雨、心情好坏；
到了中学，每天写一千字的
文章；到了大学，每天写两
千字的文章；大学毕业以后
每天写三千字的文章，到现
在已经四十年了，他每天还
写三千字的文章。这期间他
在餐馆当过服务生，做过码
头工人，摆过地摊，还在洗
衣店烫过衣服，甚至还杀过
猪。杀完猪回到家，洗完
手，就继续写作。从17岁开
始发表文章，到如今，他一
共写了170多本书，摆起来比
他的身高还高。

他在 30 多岁的时候，震
惊于无意看到的一句话：到
了30岁的时候，要用全部的
时间用来觉悟，如果到了 30
岁还没有用来觉悟，就会一
步步走向死亡。他辞掉所有
的工作，到山上闭关，去清
修和思考，走进佛教的世
界，三年后，觉得自己有了
很多领悟后才下山。于是便
有了《人间有味是清欢》。

什么是清欢？
公元 1084 年，当苏东坡

写下这首 《完溪沙·细雨斜
风作晓寒》，末句的“人间有
味是清欢”充满了苏东坡的
人生况味。九百多年后的今
天，林清玄用他的人生况味
给我们诠释了他的清欢：清
是清静、清澈、清淡，欢是
欢喜、欢乐、欢愉。清欢是
减法，是舍弃了世俗的追逐

和欲望的捆绑，回到最单纯
的欢喜，是生命里最有滋味
的情境：清欢是青山的妩
媚、白云的漂游、日影的迷
离、花朵的展颜、苍鹰的飞
翔、爱人的笑语、老友的重
逢、历尽劫难相逢的一笑、
奔赴红尘燃烧的热情……

合上书，我掩卷沉思，
作者眼中的清欢场景我们也
随处可见，为什么我们却没
有感受到如作者般的喜悦
呢？作者的洒脱呢？我不由
得想起自己在单位上班时，
办公室的同事们整日不得欢
颜，职场上的名利实在是让
人蒙蔽了双眼，就算你是个
淡薄功名的人，也身不由己
地陷于名利的漩涡之中。整
个身心始终处于一种匆匆赶
路的状态，不知道人的一生
到底是为了生存还是为了生
活？当我离开工作十五年的
单位后，置身于外时，回过
头看看那些明争暗斗，真是
觉得没意思。不管你做多大
的官，退休之后还是要回归
到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状态，
所有的功名利禄都将归零，
心态不行的话，很难调整好
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
一退休就像是得了一场大
病，那是因为他没有一颗潇
洒超脱的心灵。

当今社会，就像高铁一
样快速、方便，充满多元
化，可在这高效下面，夹杂
着太多迷失的灵魂，一些人找
不到精神的家园和快乐的源
泉。如果你也这样的话，那就
请你读一读 《人间有味是清
欢》——这本书最适合坐在河
堤上阅读，当你眼疲劳的时候
来看看周围：蓝天白云，河水
荡漾，绿叶如织，微风徐来，
此时的你更能感受到人间有味
是清欢的境界。

洒脱人生

水韵沙澧2017年6月1日 星期四星期四
编辑：陈思盈6 本版信箱：siying3366@163.com

■■诗风词韵诗风词韵

■■岁月凝香岁月凝香

■■心灵随笔心灵随笔

■■儿女情长儿女情长

■■流金岁月流金岁月

■秋水伊人

菰丛烟渚。送波浪、浅沙
立鹭。旷怀今古。风月共谁
舞。骨乱侵尘土，化作千秋骚
赋。水流影断香车，常撩起、

黯愁绪。
浮生际遇。几蓑笠、喷薄

血雨。醉吟欢趣。汗颜愧虚
誉。空墙日华晚，难写黄昏新
句。香草楚客留情，梦魂玄
悟。

清波引·端午怀古

■孙亚洁
夏天，是太阳，无边的热浪
是狂风、暴雨、雷电霹雳
相互搏杀的战场
王者归来
万物都张开了，飞翔的翅膀
拍打着来自天外的琼音
夹竹桃依旧醒在窗外
竹林依旧
摇晃着无法劝说的月光
许多诗词，一触即碎

许多诗词，落地开花
像一个在火焰里洗了又洗的名
字

此刻

此刻，适合关闭所有的耳朵
仰望星空
这浩渺的天宇，不知道
怀藏着多少更深露重的奥秘
包括我和你在镜子里的
肉身和投影

星星散落在草尖上做梦
又被蝴蝶和流萤轻轻拍醒
许多事物开始在月色里筑巢
在月色里复活，衰老
时间
才是这世间最好的草药
医治尘世里的疼痛和暗疾
但要就着风
雷电和云朵的柴薪
在露水和雨滴相亲相爱的锅里
慢慢熬

夏天（外一首）

■丝萦
我是一粒麦子，来自乡村
带着大地一样的肤色
悄然，没入城市
岁月的辣手蜕去了我的麦芒
社会的刻刀刮去了我的糙皮

一日日，细嫩亮白
一日日，弱不禁风

我是一粒麦子
在人生的磨盘里
从灌浆、小满到成熟走向餐桌

任生活的化妆师将我涂脂敷粉
我还是我，一粒麦子的本真

我是一粒麦子
自从被移植到了城市
乡村，便成了我回不去的家园

我是一粒麦子

舞阳农民画 盘中餐 樊小敏 作


